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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文章编号 ] 1005 - 1597（2014）02 - 0098 - 04

彭德怀机要参谋回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从认识毛岸英到朝鲜战场永别

■ 吴一平口述 吴少京整理

[ 摘 要 ]曾任彭德怀机要参谋的吴一平回忆：我在西柏坡和北庄时就认识了毛岸英。在平常

接触中，毛岸英绝少提及自己的父亲。他曾向我们谈起在苏联学习和见到斯大林的一些情况，如

曾参加苏联红军，并接受过斯大林赠送的一把手枪。志愿军入朝后，毛岸英成为“八一办公室”

成员之一。他生活俭朴，酷爱学习。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后，毛岸英安慰一次战事失利的我 38 军

军长梁兴初，并曾表示愿去38军工作。大约在1950年 11月中旬，我方对美军战俘进行了一次审问，

毛岸英担任英语翻译。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，美军轰炸机对志愿军总部进行轰炸，毛岸英不幸

牺牲，我亲历了全过程。

[ 关键词 ]毛岸英；苏联；朝鲜战争；审问战俘；牺牲

[ 中图分类号 ] D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文献标识码 ] A

一、从来不以主席儿子自居

我在西柏坡和北庄时就认识了毛岸英。有一天，我去西柏坡中宣部图书馆借书，碰到于光

远正和一位高个子青年在图书馆窑洞口谈话。他见我走来，就问：“小吴，来借书啊？”我答：

“想借几本参考书。”于光远指了一下身边的高个子青年对我说：“这是毛岸英同志。他是图

书馆馆长。”我怔了一下，随即与毛岸英握手问好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毛岸英和于光远一

样，也穿着一件灰色土布棉衣。他对我说：“管理员有事外出了。你到里边书架上自己找吧，

找好后在借书登记本上登记一下就可以拿走了。”待我办完借书手续与毛岸英道别时，他叮嘱

我说：“可要及时归还啊！”

1949 年春，在送走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各地代表后，中央机关陆续进入北平。我们

在石家庄转乘东北军区派来的 13 辆十轮重型卡车向北平进发，行至新乐县境大沙河边恰逢东

北野战军第 6 纵队过桥急速南下，6 纵参谋人员说部队需占桥 3 个小时以上。中直车队因载有

重要物资亦急需过桥，虽经交涉，6 纵部队也不肯让路。有人建议毛岸英以毛主席之子的身份

去沟通一下，被他拒绝。他果断地说：“这可不行！”后来还是李唐彬副处长找到部队首长说

明情况，首长令部队让出桥面，中直车队随即顺利过河。

中央机关驻香山时，他常到机要处办事，我们就更加熟悉了。那时，他还常常照看在院中

玩耍的李讷。毛岸英说，他认识机要处的李质忠、李唐彬、廖苏华等同志。他压低了声音对我

们说，唐彬同志不但是你们的领导，而且也做过你们这一行。

有一次，我问他的领导是谁，他说是师哲、冯文彬、吴满有等。他一口气讲出了许多名字，

似乎凡与他有过接触的长者都是他的领导，可见他的谦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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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与毛岸英接触的过程中感到，他从来不以主席儿子自居，始终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说

话和办事，不搞任何特殊化。在与别人交往中，他绝少主动提起自己的父亲，实在回避不了时，

也是称主席，而不称爸爸。那时，毛岸英才二十五六岁。

二、曾接受斯大林赠送的手枪

毛岸英曾向我们谈起在苏联学习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些情况。他说，1941 年德国法

西斯入侵苏联后，许多在苏留学的外国学生要求加入苏联国籍，以便参加苏联红军，保卫苏联；

但我不愿这样，我是中国人，要为祖国服务，从这点讲，我是爱国主义者；我同时还是国际主

义者，并对军事很有兴趣；我前后三次上书斯大林，要求参加苏联红军，上前线与德军作战，

但他始终没回信，我很失望。

毛岸英接着说，1942 年 5 月，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伊尔斯基将军来视察，我当面向

他提出参军请求。他看我态度坚决，就同意了，说：“你等通知吧，谢廖沙。”不久，我终于

进入伊万诺亚市附近的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。翌年 1 月，又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，被授

予中尉军衔。在这里，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。后来，我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，毕业后

在苏军坦克部队见习。我和我所在的部队到过白俄罗斯、波兰、捷克斯洛伐克。

他还说，1945 年春天，部队领导向我转达了斯大林要我立即返回莫斯科与他会见的命令，

我赶回莫斯科到达斯大林的住所时，一位将军把我带到斯大林办公室门外，让我稍候，当他从

斯大林办公室出来时对我说：斯大林元帅正在等你，请进！进屋后，我见斯大林正在房中踱步，

便跨前几步，敬礼报告：“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，谢廖沙前来报到！”“坐下坐下，谢廖沙”，

他笑着边同我握手边说：“前线指挥官报告说，你干得不错！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！”斯大林

又对我说：“你的服役期已满，回莫斯科继续上学吧。”接着，他递给我一把精致的手枪说：

“送你留作纪念吧。”我伸出双手接过这件珍贵礼物。

三、初入朝鲜

1950 年 10 月 8 日，彭司令员率“八一办公室”（“八一办公室”指彭德怀在赴朝鲜前，

准备抗美援朝前期工作时组建的小指挥所，对外称“八一办公室”——编者注）组成人员飞赴

沈阳，再赴丹东考察边防。10 月 11 日夜，聂荣臻代总长发来急电，要彭司令员和高岗回京参

加毛主席召集的专门会议。此刻，彭司令员正在鸭绿江边考察渡江地点。彭司令员接报后于

13 日中午回到北京。两天后，彭司令员率“八一办公室”人员再赴沈阳。10 月 15 日，在我们

随彭司令员从北京返回沈阳的专列上，增加了几位“八一办公室”的新成员，毛岸英就是其中

之一。返回沈阳后，收发电报的数量剧增。完成紧急任务后，我们就分头熟悉密码。稍有闲暇

时，我们或读书阅报或谈论即将到来的战斗生活。毛岸英在楼上办公、住宿，有时下楼与我们

一起参加支部学习。

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看到毛岸英生活俭朴，穿着随便。1950年我们在沈阳待命入朝时，

恰值东北深秋，寒气袭人，毛岸英还光脚穿着一双旧皮鞋。

他酷爱读书，尤其爱看名人传记和史书。我们刚回到沈阳，他就上街买了一些书回来，自

己看，也分给大家看。其中有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、《朱元璋传》、《欧洲哲学史》、

《孙子兵法》、《斯大林传略》、《达尔文传》、《中国通史》，以及鲁迅的著作。我向他借

了一本《科学家的故事》，直到他牺牲时也没来得及读完还给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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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岸英曾表示想学机要业务，说这一行特别重要，党政军都离不开它，高级领导者没它更

不行。他还想学新闻学，说它既是学问又是工具。他还说过自己要多学几门外语，除俄语、英

语外，入朝后要学朝语、日语。

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结束后，发生了一件事，令我印象很深。我 38 军因其 112 师未按计

划赶到熙川以东的预定位置和听信该地驻有美军黑人团的不实情报，军长梁兴初没有按指令向

熙川发起攻击，致韩军第 8 师从该地脱逃，使我军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。彭司令员在志愿军党

委扩大会上批评 38 军贻误战机，未完成战斗任务，并严厉地对梁军长说：“梁大牙，我彭德

怀别的本事没有，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。”这使梁军长产生很大的思想压力。当天晚饭后，

毛岸英拉着我一起到指挥所找到梁军长，安慰他说：“彭老总是信任你的，也信任 38 军。上

次没打好，下次打好就是了！”接着，毛岸英向梁军长提出到 38 军工作的请求。梁军长听了

笑呵呵地说：“我没问题！只要彭老总放你，我就要你。你什么时候来，我都接收。只恐怕老

总放你不得呀！”毛岸英紧接着说：“梁军长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不准反悔！”毛岸英的安慰使

梁军长的思想压力化解了不少。但在仅仅 11 天后，毛岸英不幸牺牲。“调到 38 军工作”成为

了他的遗愿。

四、审问美军战俘

根据彭司令员指示并经毛主席批准，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释放了一百多名战俘，

时间大约是 1950 年 11 月中旬。释放战俘前，我方对美军战俘进行了一次审讯，由志愿军政治

部组织部任荣部长主审，毛岸英担任英语翻译，我和张养吾（张养吾，时任彭德怀秘书——编

者注）在现场记录。

问：你的国籍和姓名？

答：美利坚合众国。罗斯·莱尔斯。

问：你的军衔和职务？

答：陆军少校。美军驻韩军第 6 师顾问团顾问。

问：你的从军履历、学历和年龄？

答：1947 年到驻日美军任职，1949 年到驻韩美军任职。哥伦比亚大学毕业。31 岁。

问：你们与谁作战？为何与其作战？

答：北韩军和贵军。我是军人，服从命令来的。

问：美国军队恐惧伤亡吗？

答：我军营级以上建制均编有牧师。每次作战前，牧师都为我们祷告祝福。

问：怎样祝福？

答：诵“愿上帝保佑你们！”

问：你方长官说我方虐待、杀害战俘。用你的亲身经历说说你受虐待了吗？有战俘被杀吗？

答：我没受虐待，也未闻有美、韩军战俘在此处被杀。作为战俘，我们吃得饱、能洗澡，

伤员、病号得到了治疗。我如果能被释放回国，将宣传这些事实。

在审问战俘过程中，毛岸英翻译得清晰流利。审讯结束后，毛岸英与莱尔斯进行了短暂的

英语交谈。

毛岸英问：“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？”

莱尔斯答：“我因在被俘时不了解贵军的俘虏政策，心存恐惧，试图逃跑，所以中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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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岸英问：“伤到骨头了吗？”

莱尔斯答：“没有。”

毛岸英问：“吸烟吗？”莱尔斯点了点头。毛岸英递给他一根烟，还为他划着了火柴。

毛岸英问：“您想吃点什么吗？”

莱尔斯答：“假如可以的话，我很愿意。”

毛岸英走出审讯室，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。“谢谢！”莱尔斯边吃边说：“真是出乎意料！”

莱尔斯接着说：“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，研究过各种战术战法。贵军采用的不是常规战法。

贵军的打法在军事教科书中找不到的。前头拦住，后尾截住，这样作战在历史上没有见过。”

首次释放战俘在后来的战斗中见到了效果，不少美、韩军人主动交枪投降。有鉴于此，志

愿军政治部后来又组织释放过几批美、韩军战俘，效果都很好。

五、亲历毛岸英牺牲

1950 年 11 月 24 日下午，几架美军侦察机在我军设在大榆洞的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侦察。

25 日上午，敌人的几架轰炸机从东向西飞过，约一刻钟后又调头飞回。解方参谋长这时喊道：

“坏事了！敌机沿原路飞回准没好事！赶快做好抢救准备！”话音刚落，炸弹、凝固汽油弹即

落地爆炸，把彭司令员的办公室炸成一片火海。这时，作战处的成普满脸黑乎乎地从房内跑出，

身上的棉衣也着了火。我们高声问他屋内是否还有人，他说：“还有两个人！他们往床底下躲，

没有出来！”随着升腾的烟气，房子迅速化成灰烬，只剩下几块焦黑的铁皮。

成普说的那“两个人”，就是毛岸英和刚从西北军区司令部调来的高瑞欣参谋。他们当时

正在房内，未及撤出，不幸牺牲。在现场，洪学智副司令员痛心疾首，连连说着：“这下子可

糟了！这下子可糟了！”他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华副司令员，他去报告彭司令员。

在警卫部队扑灭余烬后清理现场时，两具焦黑的遗体被抬到废墟外的旷地上。从遗体外观

上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毛岸英，哪个是高瑞欣。由于毛岸英生前戴着一块全钢制手表，表链也

是钢制的，据此判断左臂腕骨处挂着一块金属手表的那具遗体是毛岸英。两具烈士遗体被安葬

在大榆洞南山上，彭司令员等志愿军首长在墓前致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块手表是毛岸英的岳

母张文秋老人早年从苏联带回国的。在赴朝前夕，毛岸英向岳母辞行，张文秋老人把这块手表

送给了他。

毛岸英、高瑞欣牺牲的当天傍晚，我军发起第二次战役。当天下午，彭司令员和志愿军总

部机关迁至大榆洞南山下一条直径约四米的排水隧道中办公。我们迅速而稳妥地为首长整理和

布置办公室、作战室。彭司令员对邓、洪副司令员和解参谋长说：“岸英是第一个向我报名参

加志愿军的。国难当头，挺身而出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有人就没有做到，但岸英做到

了。他随我一起从北京到沈阳，到丹东，又一起到朝鲜，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人。唉！他牺牲

了，可惜了！”稍后，彭司令员命令道：“马上把志愿军总部遭敌空袭、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情

况电报毛主席、中央军委。”随即口授电报内容。我含泪编译完电报。一个正直诚恳、热爱学

习、胸怀远大理想的优秀青年的形象浮现在眼前，至今犹在。

〔口述者吴一平，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信访局局长，离休干部；整理者吴少京，中央文献出

版社编审，北京 100017〕

（责任编辑：宿 凌）


